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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周天子避祸嫁女，苏秦躲婚事离家  
按照魏惠王旨意，公子卬弃守少梁、临晋关等河西要邑，撤往河

东，自行焚去浮桥，与秦军隔河对峙。  

副将车英得到音讯，紧急奏道：“启奏君上，魏将公子卬撤军河东，

除孤城阴晋仍为魏将张猛、公孙衍据守之外，河西全境再无魏人！ ”  

嬴虔大喜，跨前道：“臣弟以为，我可乘胜攻克阴晋，抢占函谷要

塞！ ”  

眼见机会难得，秦孝公的心思也是动了，不由自主地把头转向公

孙鞅： “爱卿意下如何？ ”  

“微臣以为不可！”公孙鞅出言应道，“常言道，穷寇莫追，哀兵不

逼。魏人元气大伤，再无称霸之力。阴晋已成孤城，收复是迟早之事，

何在今日明日？ ”  

嬴虔哂笑数声，讽道：“大良造别是让人半夜吓破胆，惧怕他公孙

衍了吧？ ”  

公孙鞅未及应声，秦孝公随即白了嬴虔一眼，当场拍板：“阴晋之

事，不必再议，就依公孙爱卿所奏！ ”  

“君上圣明！”公孙鞅显然已经备有下一步的打算，“河西战事已了，

微臣以为，下面该是太子妃了。天下既已闹得沸沸扬扬，就不能没有

个结局！ ”  

秦孝公略一沉思，朗声叫道： “樗里疾听旨！ ”  

樗里疾上前一步： “微臣在！ ”  

“再备彩礼，前往周室聘亲！ ”  

“微臣遵旨！ ”  

秦孝公转向司马错： “司马将军！ ”  

“末将在！ ”  

“你领三万步骑，借道韩境，护送樗里大夫前往周室聘亲。至周之

后，你等务必将寡人诚意诉与大周天子陛下！ ”  

“末将遵命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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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知秦国河西大捷，姬雪甚是激动，伏在绣榻上哭个痛快。哭足

哭够了，姬雪擦干泪水，起身径投靖安宫而去。  

王后虽说无病，卧床久了，竟也虚弱许多，稍走几步就要喘气。

加之装病一事，虽为演戏，味道也得充足，所以尽管魏、秦使臣尽去，

王后依旧将大部分时光花在凤榻上，让玉体慢慢 “康复 ”。  

姬雪走进宫里，缓缓跪在王后榻前，泪流满面，哽咽道：“母后——”  

王后眼中也是珠泪晶莹，抚摸姬雪的头发道： “雪儿，母后知道，

嫁与燕公委屈你了，母后——”  

“母后，魏国吃败仗了，魏人不敢逼婚了。母后，雪儿——”  

王后知道姬雪在想什么，轻叹一声：“唉，雪儿，你的心思，雨儿

早已诉与母后了，可——可咱女人家，婚姻大事，分毫作不得主的！”  

姬雪再拜，泣道： “雪儿知道不能自主，雪儿恳请母后求求父王，

求他成全雪儿！ ”  

王后搂紧女儿： “雪儿——”  

母女抱头痛哭。二人伤心有顷，姬雪辞别，王后寻思一番，翻身

下榻，召来宫正，让他搀扶着缓缓走出宫门。不多一时，王后来到御

书房，内宰闻声而出，叩迎于地。  

王后问道： “陛下可在？ ”  

内宰叩道： “娘娘稍候，老奴前去禀报！ ”  

内宰起身，推门进去，见显王正在榻上打盹儿。内宰稍作迟疑，

轻声叫道： “陛下，娘娘驾到！ ”  

显王吃了一惊，刚要起身，王后自行进来，趋前叩道：“臣妾叩见

陛下！ ”  

显王急忙起身，亲手扶起她： “爱妃，你——你怎能起来呢？ ”  

王后笑了笑：“臣妾今日略觉好些，甚想出来走走，出得门来，不

知不觉的，竟是走到陛下的书房了！ ”  

显王携王后走向自己的软榻，扶她躺下，高兴地说：“寡人方才还

在念叨爱妃，原说去望你的，谁想竟又迷糊过去了。来，爱妃请坐！”  

显王扶王后坐下，转对内宰： “为娘娘沏茶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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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宰端上茶水，王后小啜一口，嫣然笑道：“臣妾谢陛下的香茶！”  

王后一口一个臣妾，内宰知趣，赶忙退出，顺手带上大门。  

见到再无他人，王后缓缓起身，在显王前面扑通跪下。显王懵了，

傻愣半晌，方才说道： “爱妃，你——你这是——”  

王后呜呜咽咽一阵悲泣，然后才说：“臣妾此来，是恳求陛下的！”  

显王缓过神来，扶她起来，嗔怪道：“爱妃，你与寡人之间，何来

求字？你有何事，但说出来就是！ ”  

“臣妾并无他事，是雪儿——陛下，燕公毕竟是老迈之人，雪儿她

——”王后说不下去，垂下泪来。  

听到是姬雪的事，显王的脸色阴郁下来，两手缓缓松开王后，脚

步踉跄地退到几前，一屁股跌坐于席。王后抬起泪眼，不无殷切地望

着显王。  

死一般的沉寂。  

王后注意到，两滴饱泪缓缓溢出显王的眼眶。许久，显王长叹一

声，轻轻摇头。  

姬雪满腹心事回到寝宫，看到姬雨与侍女春梅一身村女打扮，各

挎一只采桑竹篮兴冲冲地正欲出门。  

见姬雪满脸阴郁，姬雨停下脚步，关切地问：“阿姐，你怎么了？ ”  

姬雪勉强一笑：“没什么，有点头疼。雨儿，瞧你这身扮相，又要

出去？ ”  

姬雨在她耳边低语一阵，姬雪大是惊异：“什么？去寻鬼谷先生？ ”  

“嗯！ ”姬雨不无兴奋。  

“为何寻他？ ”  

“琴师说他是胜过伯牙的琴圣，母后说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仙，阿姐

你说，天底下真有这样的神人吗？雨儿偏就不信！ ”  

姬雪急道： “琴师说他远在鬼谷，你如何去寻？ ”  

“不瞒阿姐，此人眼下就在洛阳。 ”  

姬雪大怔： “洛阳？洛阳何处？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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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市集上！雨儿不仅得知他在市集上，且还知晓他眼下是个算命先

生，至于他的命相算得准与不准，雨儿正欲一试。 ”  

姬雪迟疑有顷，轻声责道：“雨儿，女儿家不该这般抛头露面，此

事若让父王或母后知道——”  

姬雨嘻嘻一笑，拱手揖道：“阿姐放心，雨儿去去就回。他们若是

问起，烦请阿姐遮掩一下。 ”  

“这……好吧，你快去快回，莫让阿姐着急。 ”  

姬雨答应一声，与春梅急出偏门而去。  

不一会儿，两人赶至市集，再次走至前次去过的丁字路口。远远

望去，童子依旧扛着那个招幡儿竖在街边。  

姬雨款款走至鬼谷子前面，缓缓蹲下。鬼谷子两眼闭合，端坐于

地。  

“先生！ ”姬雨小声叫道。  

鬼谷子似乎没有听见，依旧稳坐于地。  

姬雨提高声音： “先生！ ”  

鬼谷子仍然没有回应。  

春梅扯一下姬雨的衣裳，附耳说道： “公主，先生想是睡着了。 ”  

冷不丁传来童子的哂笑： “嘿，你才睡着了呢！家师这叫入定。 ”  

姬雨抬头看一眼童子，甜甜一笑：“阿姐想求先生一卦，麻烦童子

请先生出定。 ”  

童子回她一笑，继续手扶旗杆，笔直地站在招幡下面。姬雨看一

眼春梅，连皱几下眉头，正待起身，鬼谷子缓缓说道： “姑娘欲求何

事？ ”  

姬雨大喜，急忙示意春梅。春梅摸出一金，姬雨接过，两手捧住，

郑重置于鬼谷子前面，柔声说道： “小女子欲知未来之事，恳请先生

赐教。 ”  

鬼谷子依旧微闭双眼： “老朽大可推天下运数，中可推邦国运数，

小可推家室运数，不知姑娘欲知何事？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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姬雨略想一下：“邦国非小女子所求，天下亦非小女子所欲，小女

子想知道的不过是身家之事，望先生垂示。 ”  

鬼谷子轻轻点头，缓缓说道：“姑娘的运数可由卦象得知，可由面

相得知，可由手相得知，可由脉相得知，可由骨相得知，可由心相得

知，亦可由解字得知。姑娘意愿由何而知？ ”  

“小女子欲求先生解字。 ”  

“解字又分解形和解意，姑娘欲解形还是解意？ ”  

姬雨不假思索： “解意。 ”  

“说吧！ ”鬼谷子微微一笑， “姑娘欲解何字？ ”  

姬雨想也未想，伸手从胸衣里掏出那只乳色玉蝉儿：“就解两个字，

‘玉蝉 ’。 ”  

鬼谷子睁开眼睛，目光如利剑般直射姬雨，将她上下扫视一遍，

落在那只玉蝉上。凝视有顷，鬼谷子微微点头：“好一只玉蝉！”双目

闭合，似又入定。  

姬雨等得焦急，正欲发问，鬼谷子缓缓解道：“玉以天地精气化成，

品性尊贵；蝉以甘露为生，品性清雅。玉经琢磨而为蝉，为王室之器。

不过——”欲言又止。  

听到 “不过 ”二字，姬雨心头一惊： “先生但说无妨。 ”  

“玉虽尊贵，却为凡俗追逐之物。蝉虽清雅，却难高飞，且须攀枝

附叶，方能苟活。 ”  

姬雨心中陡地一震，面上却保持沉静，为进一步测试鬼谷子，故

意不予承认： “先生所言虽有道理，却与小女子并无牵连。 ”  

鬼谷子听若罔闻，顾自说道：“此山所成之玉，早是天下猎物；此

蝉所附之树，早已根烂身腐！ ”  

姬雨倒吸一口凉气。天哪，鬼谷子不但看透了她的身世，而且洞

穿了她的处境，似乎她的一切，尽在他的掌握之中！  

姬雨圆睁杏眼，直直盯向鬼谷子，见他依旧双眼微闭，似乎他所

讲述的不关当下，也不关面前的少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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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先生方才所解，”姬雨眼珠儿连转几下，“不过是玉蝉二字。小女

子请问一声，小女子所示之玉蝉，处境又将如何？ ”  

“有人正在张罗织网，欲使她成为笼中玩物。 ”  

姬雨心头一凛，失声惊道：“那——先生，她、她、她该如何应对？ ”  

“飞呀，她不是长有翅膀吗？ ”  

姬雨急问：“先生，天下处处张网，此蝉纵使想飞，也是翅单力薄，

更不知飞往何处啊。 ”  

鬼谷子陡然睁开两眼，再视姬雨一眼，一字一顿：“蝉生于土，附

于木，得自在于林。此蝉若欲自救，当可飞往大山深处，万木丛中。”  

姬雨听闻此言，如释重负，吁出一口长气，目视鬼谷子，正好与

鬼谷子炯炯有神的目光碰在一起。姬雨感到老人的目光既亲切，又慈

祥，含有一股说不出来的穿透力，似对她了如指掌，也似对她有所默

许。  

姬雨心神笃定，朝鬼谷子连拜三拜： “小女子替这只玉蝉谢过先

生。 ”  

鬼谷子收住目光，两眼闭合： “姑娘好走。 ”  

姬雨转身走有几步，打个激灵，回头又问：“小女子若是再欲求教，

可至何处寻访先生？ ”  

“城东轩辕庙中。 ”  

秦人经由韩境，再欲强聘周室公主，早有同情周室的韩人将音讯

传至周室。  

颜太师得报，急急进宫叩见显王：“启奏陛下，秦公使司马错将兵

三万，借道韩境宜阳，杀奔洛阳而来！ ”  

周显王大吃一惊： “秦、秦人此来何事？ ”  

“聘亲！ ”  

显王皱眉： “不是聘过了吗，怎么还要聘亲？ ”  

颜太师勾下头去。  

显王的脸色阴沉下来：“这如何能成？寡人早已诏告列国，将长公

主许配燕公。今若反悔，叫寡人颜面何存？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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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陛下， ”颜太师抬起头来， “秦人旬日之前大胜魏人，夺回河西，

秦公乘胜聘亲，为的自然也是他的颜面！陛下，秦人前番以礼相聘，

此番以兵相逼，看来是志在必得啊！ ”  

“这……”显王急了。  

“秦国本为虎狼之邦，今又乘胜而来，陛下若是执意不许，秦人势

必兵临城下，后果不堪设想！ ”  

周显王脸色惨白，半晌方道：“爱卿是说，寡人此番不得不向秦人

低头了？ ”  

“陛下，”颜太师摇头叹道，“微臣以为，眼下已经不是低头不低头

之事了！ ”  

周显王惊愕了： “哦？ ”  

“魏经此一败，虽说霸势不再，但仍不失天下大国。秦经此一胜，

虽说威震列国，可其威势仍不足以称霸天下。洛阳西有崤、函二关，

北有黄河天险，秦人无论多少威猛，于我大周却鞭长莫及。此番强兵

相加，无非也是借道韩境。反过来说，魏人却近在咫尺，就如榻边卧

虎。陛下若将长公主改嫁秦人，自己食言不说，魏罃也必怀恨于心，

甚至会将河西之辱记在周室头上！ ”  

颜太师一番话说出，周显王冷汗直冒，愣怔半晌，方才说道：“爱

卿可有良策？ ”  

“微臣之意是，陛下应在秦使到来之前，速将长公主嫁走。待秦使

来时，木已成舟，秦人只有徒唤奈何了。 ”  

周显王思忖一时，缓缓点头：“以爱卿之见，何日出嫁方为妥当？ ”  

“据微臣所知，秦人眼下抵达宜阳，迟则两日，快则一日可至。长

公主的婚事，不能拖过明日。 ”  

“明日？ ”周显王似是一怔，望向颜太师，目光中既有征询，也有

商量， “这也太急了吧，再说，明日为甲子日，是否吉利，也有待占

卜——”  

“陛下， ”颜太师却无商量余地，显然早已把所有可能性都盘量过

了， “微臣问过大卜了，说是辰时吉利，可行婚嫁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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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既然这样，你操办去吧。 ”  

“嫁妆早已齐备，燕国使臣淳于髡那儿，微臣也晓谕他了。唯有公

主这儿，微臣担心她——”  

“唉， ”周显王轻叹一声， “知道了，你忙活去吧！ ”  

“微臣领旨！ ”  

颜太师再拜后告退。显王略怔一下，缓缓起身，与内宰一道走向

靖安宫。王后听到宫人禀报，急至门口跪迎。显王搀起她，两人手挽

手走进宫中，坐定之后，王后凝视显王，有顷，关切地问： “陛下面

色不好，可有大事？ ”  

显王点头： “嗯，秦人又来逼亲了！ ”  

“是逼娶雪儿？ ”  

显王再次点头。  

王后沉思许久，道：“既然秦人不依不饶，苦苦相逼，雪儿也愿嫁

与秦人，陛下何不——何不成全此事？ ”  

“爱妃呀， ”显王叹道， “不是寡人不去成全，而是不能成全啊！ ”  

王后急道： “为何不能？ ”  

“不要问了！颜太师已在那儿准备婚事，明日辰时，雪儿……雪儿

必须出嫁！ ”  

“明日辰时？ ”王后震惊， “这、这也太急了呀，雪儿她……”  

“是太急了！”显王咬紧嘴唇，沉吟半晌，望向王后，“寡人就是为

此来求爱妃的。寡人思来想去，雪儿那儿，还是由爱妃去讲。你要告

诉雪儿，就说寡人对不住她，怨也好，恨也好，寡人……”泪水盈出，

摸出丝绢抹泪。  

王后亦泪如雨下：“陛下，不要说了。雪儿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什么

都明白的。臣妾知道，雪儿不会怨您，她不会怨您的！ ”  

显王再叹一声，缓缓起身，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宫室。  

许是由于王后的身心尚未适应这一突发事件，目送显王走远后，

她正要起身去寻雪儿，突觉一阵眩晕，赶忙回到榻上，斜躺下来，小

声叫道： “来人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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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正闻声走进。  

“召雪儿来！ ”  

宫正应过，不一会儿，引领姬雪急走进来。王后摆手，宫正退出，

顺手关上宫门。姬雪意识到有大事了，慢慢走到王后榻前，跪下叩道：

“雪儿叩见母后！ ”  

王后望她一眼，惨白的脸上浮出微笑：“雪儿，来，坐母后身边。”  

姬雪起来，坐到王后身边，忐忑不安地看着王后。王后伸出手，

轻轻抚摸姬雪的脸庞，缓缓说道： “雪儿，来，让母后好好看看你，

摸摸你。 ”  

抚摸姬雪时，王后的手指微微颤动，眼中噙满泪水。姬雪似是预

感到什么，将头伏在王后胸上，泣道：“母后，无论何事，您就说吧。”  

王后泣道： “雪儿，明日辰时，你……你就要远、远嫁燕室。 ”  

姬雪呆住了，好半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待她明白过来，陡然

全身震颤，痛哭失声： “母后——”  

王后紧紧搂住女儿，泣不成声。母女哭作一团，有顷，姬雪松开

王后，退后一步，缓缓跪于榻前，朝王后连拜三拜，颤声说道： “母

后，雪儿不孝，不能侍奉您了！ ”  

王后哽咽不已： “雪儿，你、你这一去，母后怕是、怕是再也见、

见不到你了！ ”  

姬雪用力噙住泪水：“母后，雪儿每日都会想你，雪儿请、请母后

转禀父王，就说雪儿也会想他……”  

王后再也忍不下去，翻身下榻，一把抱住姬雪，母女再次相拥而

泣。当姬雪走出靖安宫时，王宫上下都已知晓她将于甲子日辰时出嫁

之事。  

姬雨自也知道了。她抿紧嘴唇，守在寝宫外面，远远望见姬雪走

来，不无急切地迎去。姐妹二人相距数步站定，凝视对方。  

有顷，姬雪朝姬雨点点头，顾自走回寝宫。姬雨一语不发，默默

跟在身后。二人回到宫室，姬雪开始翻箱倒柜，不一会儿，从箱中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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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那件她平素最爱的紫罗兰纱衣披在身上，抱起一只檀木琴匣，缓缓

走出寝宫，一直走到院中的荷花池边。  

天色黑定，没有月亮，唯有满天星斗。一丝风也没有，空中又潮

又闷，气氛压抑得让人难受。姬雪打开琴匣，支好琴架，将她自幼弹

奏至今的凤头七弦琴小心翼翼地安放在琴架上面，并膝坐下，拿袖子

擦一把额头的汗珠，伸出纤长的手指拢了拢额前的长发，朝姬雨轻声

叫道： “雨儿！ ”  

姬雨走过来，无声地凝视着她。烛光透过窗棂射出来，斑驳地映

照在二人身上。  

姬雪的手指急速滑过琴弦，发出一串仓促而清脆的琴声。姬雪听

了听琴音，将其中一弦稍稍紧了紧，又滑一声，觉得音色正了，方才

望向姬雨，柔声说道：“雨儿，明日此时，阿姐就在远去燕地的路上，

我们姐妹何日再见，只有上天知晓了！ ”  

姬雨早已噙满的泪水夺眶而出，泣道： “阿姐——”  

姬雪将手在弦上又滑一下，声音依旧柔柔的：“取你的剑来，阿姐

为你弹一曲。 ”  

姬雨走进房中，从墙上取下宝剑，回到院中，拔剑出鞘。  

姬雪弹琴，弹的是姬雨最爱的《高山》。琴声既柔且缓，姬雨手

握宝剑，神情木然，脚步呆滞，如木偶般随琴音舞动。  

姬雪的琴声越来越柔，越来越缓，最后竟如声声呜咽。两行泪水

悄无声息地从姬雪的脸上滑下来，滴落在琴弦上，一滴接一滴。  

姬雨哪里还能舞得下去？她将剑啪地扔在地上，一头扑过来，抱

住姬雪号啕大哭： “阿姐——”  

姐妹二人抱头痛哭。哭有一时，姬雨突然抬头，不无激动地说：

“阿姐，你不要嫁给那个老头！我们逃吧，眼下来得及！ ”  

姬雪陡然一怔，抬起泪眼望着姬雨，半晌方道：“逃？逃到哪儿？ ”  

“云梦山！阿姐，方才雨儿见到鬼谷先生了，他真的是个神仙，把

什么都料到了。他说，大周运数已到，他还说，你我就是两只秋蝉，

要么得大自在于林，要么去做他人的笼中玩物！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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姬雪沉思有顷，苦涩一笑，轻轻摇头。  

“阿姐，”姬雨急得哭了，“你简直就跟母后一样，任凭自己窝囊死，

也——”  

姬雪掏出丝绢，擦去泪水，惨然一笑：“雨儿，阿姐这辈子，也就

这样了。母后是对的，女儿家应当知天安命！ ”  

“我、我宁愿去死——”  

姬雪又是一笑：“雨儿，别说傻话！这一日里，阿姐也算想明白了。

嫁与燕公，未必就是坏事。燕公虽老，却有正气。燕国邻接齐、赵，

阿姐若是辅佐燕公，或可使燕强盛。燕国若是强盛，燕公或可影响齐

公和赵侯。有燕公、齐公和赵侯共同维护周室，魏、秦无论多么凶蛮，

也不敢对我大周王室轻举妄动！ ”  

姬雨听闻此话，越发伤心，颤声说道：“阿姐，你、你这是螳臂当

车、蚍蜉撼树啊！ ”  

姬雪长叹一声，低下头去。  

姬雨也觉得话儿重了，跟着劝道：“阿姐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，你

一个弱女子如何撑得起来？ ”  

姬雪沉思有顷，再出一声长叹：“唉，雨儿，你说得都对，阿姐是

在做梦，阿姐也知道阿姐是在做梦。可阿姐别无选择，只有认命！阿

姐认命，认命……”越说越低，哽咽得说不下去了。  

姬雨搬过她的肩膀，使劲摇晃：“阿姐——走吧，再不走你就得后

悔一辈子！ ”  

姬雪不为所动： “雨儿，阿姐没什么可求你的，只求将来有一天，

你能前去燕地看看——看看你的阿姐……”  

姬雨抱住姬雪，痛哭失声： “阿姐——”  

姬雪轻轻抚摸姬雨的柔发，声音几乎是在呢喃：“雨儿，燕地遥远，

阿姐此去，怕是再难回来了。阿姐想念你时，就会将心儿掏给大雁，

大雁最是守信，定会把阿姐的话儿一丝不差，全捎与你。雨儿，秋天

到来时，只要你看到南飞的大雁，可要用心去听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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姬雨搂住姐姐，号啕大哭。又哭一阵，姬雪收琴，将它装入檀木

匣中，转对姬雨： “阿姐没什么再可宝贝的了，此琴陪伴阿姐一十二

年，是阿姐的心。阿姐将它送与你，你要是高兴，它就同你一道高兴；

你要是伤心，它……它也会哭的！ ”  

姬雨搂紧姬雪，哭得愈加伤心。院外传来脚步声，姬雨一听，是

她的贴身侍女春梅，赶忙止住哭，朝外叫道： “春梅！ ”  

春梅趋进，在二人前面跪下。  

姬雨对姬雪道：“阿姐，雨儿没有宝贝可送与你，就让春梅跟你去

吧。这些年来，春梅与雨儿形影不离，见到她，阿姐就等于见到雨儿

了！”转对春梅，“春梅，从今以后，你要好好侍奉阿姐，不得有违！”  

春梅叩首泣道： “奴婢遵命！ ”  

太学附近有条弄堂，叫贵人居，两侧清一色全是客栈。春秋时太

学繁忙，这条弄堂住满列国学子。眼下周室衰微，太学荒芜，这里的

客栈自也门可罗雀，生意一落千丈，因而，张仪没花多少钱，就在贵

人居里最是气派的客栈租下一处小院。小院是典型的周式四合院，外

形华美，内中更是雕梁画栋，极尽奢华，可惜全都陈旧了。房中随便

哪件东西，拿出去就是古董。  

张仪自然占据上房，东厢房是小顺儿的，剩下两间西厢房，就让

苏秦住了。  

自从那日众学子大闹学宫、逼苏秦背剑之后，琴师日日进宫为王

后奏琴，学宫这边再也无人经管。众学子乐得自在，要么打道回府，

要么就在洛阳城里四处晃荡。  

前些日子，河西战事一日紧似一日，张仪甚是挂念母亲，本欲回

家探望，却接连收到三封家书，母亲一再强调家中甚好，叮嘱他务必

好好读书，早日长进。张邑距少梁尚有三十里，更不是军事要塞，母

亲既有此说，张仪也就放下心来，日日只在洛阳城里逍遥。  

自遇苏秦之后，张仪的生活里平添了许多乐趣，不说别的，仅是

逗苏秦说话，就是一大享受。由于结巴，苏秦轻易不肯说话，一旦张

口，越急越是结巴，越是结巴越是好玩儿。再有就是，似苏秦这般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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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低贱、先天不足之人，偏又心比天高，白日做梦，早晚只想卿相之

尊，连举手投足，也表现得与普通人大相异趣，简直就是一大怪人。

对于生性好奇的张仪来说，还有什么能比与一个怪人朝夕相处更有趣

味呢？  

张仪向有早睡早起的习惯，吃过晚饭，先逗苏秦乐一会儿，就到

上房，在榻上躺下。  

这日晚间，偏巧天气闷热。张仪躺有一时，身上就出一身大汗。

张仪辗转反侧，实在睡不去，只好坐起身子，随便伸手朝木榻上一摸，

整个苇席竟是湿漉漉的。  

张仪顺手揭起苇席，走出房门，走到院里， “啪 ”地将苇席扔在地

上，在席子上躺下，冲西厢房叫道： “卿相大人，睡着了吗？ ”  

这种天气，苏秦如何睡得着？不一会儿，他也拿着苇席，走到院

里，在张仪旁边铺下席子，躺下来。  

“这鬼天气，”张仪打开话匣子，“热死人了！卿相大人，你阅历多，

见过这么闷的天吗？ ”  

“回——回士子的话，苏——苏秦见——见过！ ”  

“哦？ ”张仪要的就是听他说话，急道， “快说说，怎么个闷法？ ”  

“就——就像这——这样！ ”  

张仪急道：“这不是废话吗？在下问你是怎么个闷法，就是，这个，

就是具体说说，闷成个啥样儿？ ”  

苏秦想了一想： “就——就像是在蒸——蒸——蒸——蒸……”  

苏秦卡在 “蒸 ”字上，这正是张仪所要的效果，听他蒸了好一会儿，

哈哈笑道： “卿相大人，后面是不是个 ‘笼 ’字？ ”  

“正——正是！ ”  

“嗯，”张仪表示赞同，“卿相大人描绘的甚是，这种鬼天气，真还

像个蒸笼！ ”又躺一会儿， “卿相大人！ ”  

苏秦却不应声。张仪一愣，转身看向苏秦，见他正在聚精会神地

凝望夜空。张仪觉得好奇，盯着他看。看有一刻钟，苏秦仍是两眼望

天，且只望向一处地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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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仪憋不住了，出声叫道： “卿相大人，你在看什么呢？ ”  

苏秦抬起胳膊，以手指天：“张——张子，看——看到那、那颗星

吗？它——它——它就是在——在——在下！ ”  

张仪顺着苏秦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繁星满天，不知他指的究竟是

哪一颗，当即问道： “卿相大人，是哪一颗？ ”  

“就、就在天——天河左——左岸，旁边有三——三——三颗星，

方、方形！ ”  

张仪仔细寻去，不一会儿，果见天河左岸有四颗呈方形排列的星

星，高兴地说： “找到了，请问哪一颗是卿相大人？ ”  

“北——北角那个！ ”  

张仪盯住它看有一时，哈哈笑道：“卿相大人，这一颗不亮，看在

下的！ ”  

张仪挑选有顷，朗声说道：“在下就要对面那颗，就是正对卿相那

颗！ ”  

苏秦赞叹： “它——它可真——真亮！ ”  

张仪不无得意地哈哈笑道：“既然选星，当然要选亮的！大丈夫在

世，总不能如凡夫俗子般默默无闻，你说是吗，卿相大人？ ”  

“士——士子所言甚——甚是！ ”  

张仪朝苏秦的那颗星星又看两眼，指着它，不解地问：“既然甚是，

卿相大人为何偏为自己选颗小星？ ”  

“在——在下不知，在下打——打小就喜——喜——喜欢它！ ”  

“可它太暗了！你看看，若不仔细，真还寻不到它呢！ ”  

“有——有朝一日，它——它——它会亮——亮起来的！ ”  

张仪又是一番大笑： “我说卿相大人，你可真够怪的。满天星斗，

亮星、大星不知多少，你不选最亮最大的，偏选又小又暗的。这也无

可厚非，毕竟人各有志嘛。可你既然选了小的暗的，却又盼着它大起

来，亮起来，真不懂你是怎么想的？ ”  

“唉， ”苏秦轻叹一声， “在这天——天上，最——最亮的是流——

流星，最大的是扫——扫帚星。 ”  

14



张仪心里咯噔一怔，正在掂量他的话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，小顺

儿不无兴奋地从外面跑回来，人未进院，口中就已咋呼起来：“少爷，

少爷——”  

张仪朝苏秦笑笑： “好吧，你是卿相大人，本公子不争了！ ”坐直

身子，见小顺儿飞身进门，差点踩在他们身上，破口呵斥， “你个小

子，找死哩你！ ”  

小顺儿打个惊愣，看清他们二人睡在院中，赶忙止住，喘着气道：

“少爷——”  

“哼，本少爷正要寻你呢！快说，这阵儿野哪儿去了？ ”  

小顺儿嘻嘻笑出两声，轻声说道： “回少爷的话，方才天气闷热，

小人跳进护城河里，洗了个小澡！ ”  

听他独自下河洗澡，张仪当下骂道：“好哇，你个小子，有这等美

事，竟是独个享受，让本少爷在这蒸笼里受苦！ ”  

小顺儿又是嘻嘻两声：“不瞒少爷，小人原本邀你来着，可一想到

那条河里闹鬼，就不敢造次了！ ”  

张仪怒道： “你敢糊弄本少爷？既然闹鬼，你为何敢去？ ”  

小顺儿笑道： “是个女鬼，小人命贱，那鬼瞧不上，不来招惹！ ”  

张仪爬起来就要揍他，小顺儿赶忙跪下，自打嘴巴：“是小人口贱，

少爷——”  

张仪朝他屁股上狠踹一脚，气呼呼地骂道：“你小子，自打离开张

邑，没了管教，狗胆子越来越大了！ ”  

小顺儿并不着恼，两腿跪着，朝张仪跟前挪了挪，压低声音，神

秘兮兮地说： “少爷不忙着恼，小人此去，探到一宗大事！ ”  

“你小子，有屁快放，卖什么关子？ ”  

“少爷，回来的路上，小人探到，明日辰时，周天子的长公主要出

嫁燕国呢！ ”  

张仪、苏秦互望一眼，皆是一震。未及问话，天空陡然划过一道

亮光，不一会儿，远处传来一阵闷雷，院中的树梢颤动起来。抬头再

看那天，大片的乌云正从西天滚滚压来，所过之处，星斗倏然隐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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